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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从戏单看清末政治与社会∗

郭 常 英　 　 　 桑 慧 荣

摘　 要：清末戏单可分为营业戏戏单、义务戏戏单和堂会戏戏单三种类型，营业戏戏单较为常见。 戏单内容由简到

繁，信息日渐增多。 戏单所记剧目可以反映出清末民众观戏爱好、审美品味，戏单所记演员信息、广告信息、戏园形

制信息、演出时间信息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俗、民众生活日常的变化内容与趋势，戏
单应是研究近代政治史、社会史、戏剧史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清末；北京戏单；上海戏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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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论戏单，是晚清民国时期剧场所用的戏

剧演出宣传品。 目前学界对于戏单的研究，多涉及

个案和综合研究①以及对戏单的考证②。 然而，戏
单记载信息背后所呈现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变迁，研
究成果不多。 笔者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
清末戏单进行梳理，试作探讨。

一、清末戏单形制与内容

戏单，简而言之，即戏剧演出的剧目名称和演员

姓名表。 蔡欣欣认为，戏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③。
《中国戏曲志》北京卷、上海卷、河南卷、天津卷、湖
南卷中，认为戏单是记录演出所在戏园、演出剧目、
演员姓名等相关内容的节目单和说明书。④综合以

上信息，本文认为戏单是戏曲演出的组织机构（戏
园或班社）为了传播演出信息，方便观众了解演出

剧目的说明书。
戏单出现的具体时间，目前无法考证。 文献记

载最早出现于清嘉庆年间，如嘉庆十八年都门竹枝

词《观剧》中写道：“坐时双脚一齐盘，红纸开来窄戏

单。 左右并肩人似玉，满园不向戏台看。”⑤根据词

中描述，可知戏单是供“观剧”的达官贵人查阅或观

览的，以红纸写就。 戏单的载体和内容，《清稗类

钞》也有相关记载：“戏馆之应客者约案目，将日夜

所演之剧，分别开列，刊印红笺，先期挨送，谓之戏

单。”⑥《新天津画报》记载清末戏单“书于窄小红

纸，南北均系如此”⑦。 也说明戏单是以红纸作载

体。 但是根据其他记载可知，戏单还有黄纸红纸之

区分，清末民初《宣南零梦录》记载：“当时各园戏

单，系用长约二寸、高约一寸黄纸印成。 此单未送之

先，另有园中探得是日戏目，用红单片开最佳之戏数

出，呈诸官座，各富豪挨坐传观。 有愿先睹为快者，
阅讫，赏以一二十文。”⑧“戏单为一高寸余、宽三四

寸之小红纸条，上写明本日所演戏名，约于演到第

四、五出戏时，即送来，只许看，并不送给，看一看大

个钱一枚。 但这种单的戏码，还不能算定准。 再过

几十分钟，又有送小黄纸单的。 这才是卖品，每张大

个钱两枚，这种戏码方算规定。”⑨梅兰芳《舞台生

活四十年》一书中也提到，戏单有两种，一种为类似

两个火柴盒这么大的薄黄纸条，上面横着只有几出

戏目，是用小木头戳子刻好了戏名打上去的，每张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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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一个大子儿，还有一种是在红纸上用墨笔写的戏

目，比黄纸条的尺寸要大上两倍，字也看得清楚。 戏

园后台的人，每天要写好几十张拿到前台去卖，收费

很少，每张不过两个大子儿。⑩可见清末戏单有红纸

和黄纸两种形式，黄纸更详细，可以售卖。 其功能就

是剧目说明书，或先期由专人分送观戏的达官贵人

府第，或在演剧中途发放、售卖给有需要的观众，价
格由主办者决定，售价较为低廉。

另外，根据剧场演出目的和性质，戏单分作营业

戏戏单、义务戏戏单和堂会戏戏单三种。 营业戏的

戏单，登载信息较为完整，标明演戏的具体时间、戏
园名称和地址，以及表演戏班、演员姓名和剧目名称

等。 义务戏戏单，多为戏园、戏班在灾荒年间或社会

需要之时，筹款赈济灾民或扶持公益事业的演出说

明。 此类戏单在突出位置，会有“义务夜戏”或“义
务戏”字迹，较为引人注目，还有一些筹款义演的戏

单上，会注明演出筹款为某人某事，即筹款的具体用

途。 有了这种醒目标识，义务戏的戏单即与其他营

业戏的戏单加以区分。 堂会戏，是应大户人家需要

而进行的演出，多邀请戏剧名角参演，戏单多以演员

阵容和剧目来显示当场堂会戏的阵容与规模。 这是

堂会戏戏单与营业戏和义务戏戏单的不同之处。

二、戏单呈现的清末政治生态

清光绪以后，戏单所包含的信息越来越多，由最

初的只写剧名，到增添演员名字和其他演出信息，一
些特殊剧目演出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清末

的一般政治生态。
１．戏单剧目信息反映清政府的政治教化方向

演出剧目是戏单上最主要的信息。 以《首都图

书馆馆藏的旧京戏报》中的清末 ６５ 张戏单为例，
戏单时间段主要集中在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 年，在这些戏单

中，演出 １ 次的剧目有 １３９ 出，演出 ２ 次以上的剧目

有 １４３ 出，演出 ５ 次以上的剧目有 ９７ 出。 演出剧目

多为历史剧，其次为家庭生活戏、神怪戏和新戏。
历史剧一般由历史演义改编而成，例如《天水

关》《回荆州》 《失街亭》 《战成都》等，都是以《三国

演义》中的人物和事件为题材。 《卖马》 《断密涧》
《汾河湾》《樊江关》等，都是以《隋唐演义》《征东全

传》《征西全传》中人物为蓝本。 《辕门斩子》 《四郎

探母》《狮子楼》 《翠屏山》等，都是以《北宋志传》
《水浒传》中的人物为依据。 清末戏单所呈现的历

史剧目，基本都是演绎历史人物忠义果敢、保家卫

国、惩恶扬善的英勇事迹，这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崇古尚贤”的英雄史观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是

政府利用戏剧的教化作用，维系王朝圣纲和伦理秩

序进而稳定统治的手段。
家庭生活戏与神怪戏主要根据传奇杂剧改编而

成。 家庭生活戏中《朱砂痣》 （行善得子）、《三娘教

子》等剧演出较多，主要讲述民众的爱情观、家庭

观，树立德性化的人格形象，倡导行善有好报的福报

思想。 神怪戏有《游六殿》《滑油山》等，主要表达天

上的佛国仙土、人间的贤愚忠孝、地狱的褒善惩

恶，折射出封建统治者“忠孝节义”的道德标准。
家庭生活戏和神怪戏，通过贴近民众心灵世界和日

常生活的表演设置，将“福报”观念和“忠孝”精神纳

入其中，熏染民众的思想意识，使民众服从统治者的

意志和其中倡导的伦理观念。
编演新戏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一股文化潮流，当

时创作的一些新剧目，带有一定的启蒙思想。 清末

民初的戏曲改良运动，改变了以往以伦理道德为中

心的“高台教化”方式，开始从启蒙和科学着手，希
望利用戏曲、通过娱乐开启民智，宣传社会改良与社

会革命的思想，甚至作为斗争的工具。编演新戏有

四种方式：一是直接将传统剧本进行改编，二是搬用

或移植其他剧种剧目，三是改编通俗小说与民间曲

艺，四是专为新戏创作的剧本，其中以“时事剧”数

量最多。新编时事剧，主要依据当时发生的时事进

行改编，内容区别于传统戏剧。 戏园方面，为了吸引

更多观众，偶尔会把新编时事剧明确标注出来。 例

如北京丹桂茶园 １９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的演出戏单上，
就明确写有“全本改良新戏《混沌洲》”的字样。 《混
沌洲》，又名《女子爱国》，该剧主要表现了鲁漆室女

忧国的故事，宣扬女子爱国和道德节义。还有一些

新戏，不在戏单上写明“新戏”字样。 例如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 ２２ 日吉祥茶园演出的《烟鬼叹》，从剧目名字可

以看出，这出戏剧与鸦片有关。 该剧主要表达主人

公吸食鸦片导致倾家荡产的悲惨，借以表达反对吸

食鸦片的态度。 根据史料记载，在新编现实剧之外，
一些剧目还用插科打诨的方式，通过演员表演来抨

击社会。 例如，名丑张文斌就曾借戏词来讽刺清末

立宪，其在演出《探亲》时，扮演乡下亲家，对女儿

说：“你熬着吧！”女儿问：“我熬什么呀！”张回答说：
“熬着开了国会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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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受西方风气的影响颇深，因此思想更为开

放，清末新编现实剧的演出也比较多。 相较而言，戏
单反映出的北京传统剧目稍多，上海改编新戏多一

些，如成立于 １９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的新舞台，为上海

第一座新式剧场，就曾演出许多时事剧，如揭露鸦片

之害的时装新戏《黑籍冤魂》等，就曾在新舞台多次

上演，此剧唱少白多，念白掺杂上海方言，显示出海

派特征。除此之外，还有反映富国强兵、抵抗外辱

的《新茶花》 《潘烈士投海》，歌颂革命志士的《秋
瑾》等剧。 这表明了上海政治环境较为轻松，思想

开放活跃。
２．“说白清唱”演戏方式反映政府管控能力减弱

清末戏单上出现的“说白清唱”，实为梨园演戏

的一种特殊现象。 “旧制，每遇国恤，四海遏密八音

三年。”后为缓解国丧期梨园艺人的生活压力，允
许梨园在国丧期一百天后再进行演出。 但“每出戏

内脚色过场，唱白做派，一切都和曲上表演无异。 只

是场面不用锣鼓响器，不上装，不穿行头，文行穿长

大褂，武行是短打扮，禁搭包”。 由此可知，“说白

清唱”即在演出中艺人不化妆，无伴奏，进行清唱。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十月，光绪、慈禧太后先后驾

崩，戏园应照例停演。 但据《大公报》记载：“二十七

天后（当时谕旨有臣民丧服二十七日而除之语），梨
园以维持寒苦同业生计，向当局呼吁，请求说白清

唱。”这时艺人不穿行头，便服登台，花面不勾脸，
旦角不敷粉，台面不动锣鼓，虽然有胡琴，但是没有

武戏，直到国丧百日后，“始由俞振庭等疏通，以义

务为名，在广德楼开演夜戏，仅不用大锣堂鼓，余均

照旧。 犹忆首日俞振庭演青石山，饰关平，穿箭衣马

褂，不系大靠，一时诧为新奇，惟不久即行恢复”。
从国丧二十七天后演出，百日后以义务戏名义演出，
可以看到清末政府禁令的约束力逐渐松弛。 罗瘿公

还说：“戊申，两宫大丧，未及一年，戏园已还旧观，
禁令盖渐弛矣。”

清末北京戏单中显示，各戏园的“说白清唱”演
出时间是在 １９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应该说，国丧期已过，戏园却仍在以“说白清

唱”为名进行娱乐演出。 因此，此事被后人称为：
“俗挂羊头卖狗肉之谚，此则挂狗头卖羊肉矣。”

而且，戏单上“说白清唱”戏目中的首出戏目，基本

上都是《大赐福》《吉祥新戏》等喜庆戏目，这与国丧

期戏剧演唱只能“说白清唱”的要求，实在是有很大

不同。 因此，此事从侧面反映，这一时期的“说白清

唱”，已经是戏园进行娱乐演出的一个幌子了，也反

映出政府对戏园演出管理的松弛。
如果说北京戏园在国丧期间是打着“说白清

唱”的幌子进行娱乐演出，那么上海对于国丧期禁

止演戏，则是公然进行抵制。 在光绪、慈禧驾崩后，
上海传谕要求，“自今日起一律停止二十七天，并饬

租界戏园书场妓院暂停演唱音乐”。 公共租界会

审公廨也出有谕单，然而，“领袖领事不肯签字，各
戏园主借口未奉命令，依然出演”。 上海方面公然

违抗国丧期禁止演唱的命令，这一方面与租界当局

的态度有关，同时也说明清政府禁令管控力的松弛。

三、戏单呈现社会文化变迁

戏单上的信息，除演出剧目外，还有演员名字、
戏班名称、演出时间、园址及商业广告等，通过对各

种信息的分析，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清末社会文

化的变迁。
第一，演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表现

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舆论对演员的身份定位

有所改变。 古代社会演员被称作“下九流”，社会地

位非常低贱。 清末时期有所改变，如陈独秀在《论
戏曲》中说道：“人类之贵贱，系品行善恶之别，而不

在于执业之高低。 我中国以演戏为贱业，不许与常

人平等，泰西各国则反是，以优伶与文人学士同登，
盖以为演戏事，与一国之风俗教化极有关系，决非可

以等闲而轻视优伶也。”还提出：“戏园者，实普天下

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二

是演员排序反映民众对演员的关注与热情。 戏单上

演员名录和排序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依据知名度自

右向左排列，姓名字迹亦有大小之别，《顺天时报》
曾刊文，按照演剧角色的不同，当时的演员分为最优

等、优等、童伶三类，其中最优等有 １０ 人，优等 ３４
人，童伶 １２ 人。三是演员擅长角色，演技高低均为

民间点评演员的参考系。 例如，戏单上多次出现的

演出压轴和大轴戏的人物有十三旦、谭鑫培等，他们

均属“最优”演员，杨小楼、陈德霖等 ３４ 名“优等”演
员，在戏单较多体现为演中轴或压轴戏的角色。 麒

麟童、康喜寿等 １２ 名“童伶”，则演开场前的几出

戏。 这里需特别指出，童伶年轻，并不代表演技不

高，童伶小马五，“年甫十余龄，每一奏曲，声惊四

座，真不可多得之材也。 所善者为《斩黄袍》 《回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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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探母回令》等剧”。 在丹桂茶园戏单中，小马

五就曾演压轴戏《登殿》、大轴戏《溪皇庄》。四是

出现不以演出为生活目的的业余演员———票友参与

演出。 在戏单上的演员名前，有时会加“请客串”
“客串”“新到”等字眼，主要指“有一定演戏才能，而
不以演出为生活目的的业余演员，应邀在班社的正

式演出剧目中担任角色。 客串的行当与剧目，必须

是票友最拿手者，班社在挂牌或出海报时必须写明

‘客串’二字”。“新到”指戏班新邀演员或者演员

首次到某一地方进行演出。 无论是请客串、客串还

是新到的票友演员，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拿手戏，戏单

注明，是利用观众的慕名或追星心理来推销戏票。
第二，戏园戏班合作方式多种多样。 北京戏单

上记载了 １９ 个戏班，依其表演剧种分为两个类型：
一类为单一型，一类为混合型。 单一型班社可分为

两种，即京剧班社和梆子班社。 混合型班社，指班社

表演梆、京混合剧目，俗称“梆、簧两下锅”。 清末戏

班与戏园的关系，北京上海有所不同。 清光绪以前，
北京的戏园和戏班各自独立。 演出时，戏班和戏园

约请合作，戏园一般实行四天轮换一次戏班的制度。
庚子事变后，这种轮转制发生了变化，“前门以西，
戏园完全烧毁，以后修建一处，即有一班常川演唱，
添建一处，又有他班常川演唱，于是轮演之制遂

废”。 《观剧生活素描》一书也记述：“从前各戏园

是各班轮流演唱，唤作活转儿，如今改了一班永占一

园，唤作呆转儿。”戏单也反映出戏园与戏班长期

合作演出的关系，如与春仙茶园合作的戏班有鸣盛

和班、春喜奎班、洪顺和班、吉祥班、天仙班、宝胜和

班、喜连成班、祥庆和班、汉庆和班、庆寿和班。 与丹

桂茶园合作的为鸣凤班、庆寿和班、吉祥班、庆顺和

班。 与吉祥茶园合作的是德胜和班、鸣盛和班、荣寿

和班。 与西安园合作的有复胜和班、顺庆和班、鸣盛

和班与庆盛和班。 同益茶园与长盛奎、吉祥班合作

等。从 １９０８ 年到 １９１１ 年，与春仙戏园合作的戏班

约有 １０ 个；从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 １４ 日到 ７ 月 ５ 日之间，
在丹桂茶园演出的戏班约有 ４ 个。 这说明戏园与戏

班的合作方式较为灵活，也可能是自由合作。 另外，
从吉祥茶园 １９１１ 年的演出戏单看，该戏园的演出几

乎被鸣盛和班与荣寿和班所垄断。 由此可知，清末

北京戏园与戏班的关系，呈现多种合作方式，固定合

作与自由合作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需要注意一点，
吉祥茶园的戏单上，同时载有德胜和班、荣寿和班两

个戏班的信息，有资料记载，吉祥茶园为了与同处东

安市场的丹桂茶园进行竞争，聘请了两个新小班

（即德胜和班与荣寿和班） 到戏园演唱，两班合

一。这既反映出戏园与戏班合作的多样性，也反映

出戏剧市场的繁荣与发展。
上海与北京情况不同，清末上海戏剧演出为

“班园合一”。 上海的戏班及班中艺人，应聘进入

戏园，合同签订后即隶属于戏园，戏班与演员按照合

同在戏园演出，演员按月从戏园领取月俸包银，演出

收入全归戏园主所有，戏园的营业盈亏也完全由园

主承担。无论是北京的戏园与戏班的多重合作关

系，还是上海的“班园合一”形式，都是清末戏剧市

场竞争的反映，可见清末戏剧演出市场的繁荣。
第三，北京内城逐渐成为商业中心。 从戏单所

载戏园地址和商业广告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内城娱乐

设施的管控放松。 以北京清末戏单为例，涉及 １２ 家

戏园，这些戏园主要分布在前门外、内城的东城区和

西城区三个地区，如前门外有文明茶园、庆升茶园、
广德楼和大舞台。 东城区有丹桂茶园、吉祥茶园和

东庆茶园。 西城区有春仙茶园、西安园和同益茶园

等。 清代北京内城主要集中居住的是八旗官兵及其

眷属，历代都曾谕令禁止内城开设戏园，如康熙十年

（１６７１），就曾下令：“京师内城，不许开设戏馆，永行

禁止。”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对于内城开设戏园的谕令

还在发布：“据称内城丁字街、什刹海等处，竟敢开

设茶园，违禁演戏，殊属不成事体，著步军统领八旗

都统即行查明严禁，毋稍宽纵。”这说明清末内城

已有戏园开设，呈增多趋势，内城戏园增多，有一个

重要的因素是内城商业的繁荣。 《京华百二竹枝

词》说：“新开各处市场宽，买卖随心不费难，若论繁

华首一指，请君城内赴东安。 北京各处创立市场，以
供就近居民购买，东安市场货物纷错，市面繁华，尤
为一时之盛。”内城商业的繁荣使戏园大量进驻，
对商业有一定的促进，二者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四，戏单的广告信息，反映了北京商业的繁

荣。 戏单广告并非为演出剧目做宣传，而是为其他

商业公司做商品宣传。 如吉祥茶园戏单上的“本局

承印一切书籍、文凭、执照、商标、股票，各项告白名

片”和“本代图之戏单在北京第一家，并无子孙分

枝，本局主人沈厚奎白”。 文明茶园戏单上的“英美

烟公司各种纸烟：孔雀、品海、鸭牌、刀牌、人顶球、粉
锡包、爱国军、寿星、电车、鸡牌、三砲台、红帽牌、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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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申、金嘴、锯牌、土耳其、伦敦牌”和“西直门外动

物园五月下旬开办，本公司在园内修有肩舆推车出

赁，游客代步，随时按段买票，赁价公道；因园内桥梁

甚多，车不能行，必须坐轿，方能逛完全景耳。 批准

轿舆专赁所游聘公司具”等，真可谓繁杂多样。 戏

单上的商业广告虽然仅占很小一部分，但公司地址、
售卖内容、如何办理等信息详尽。 戏单上各种各样

的广告信息，并不是戏园营业者刊登的，而是商业公

司进行商品宣传的一种形式，不仅反映出清末商业

的繁荣，也反映出近代国人广告宣传观念的变化。
第五，戏单对戏园布局的描绘，反映清末南北戏

园格局的差异。 清末戏单上经常绘有人物、舞台、太
极、寿桃等图案，除精美的图画外，还会将戏园的结

构与内部设置描画出来。 如吉祥茶园 １９１１ 年 ２ 月

５ 日的演出戏单，除了必要的剧目和演员信息之

外，还绘画了一座戏台的平面图。 图上详细绘制了

上场门、下场门、演出人物以及戏台栏杆，甚至连演

员的服装和演奏人员乐器等也都描绘入画。 从戏单

上绘制的戏台平面图，我们可以得知这一时期，北京

戏园还是方形戏台，三面可供观众观看，戏园处于旧

式剧场阶段，舞台的正中央还写着戏园的宣传标语

“歌舞升平”。 除此之外，戏单最上方象征戏园包厢

的位置中还绘有达子、棒子、浪子、回子、鬼子 ５ 种人

物图片，他们都坐在二楼的包厢里，反映出清末戏园

包厢主要为达官贵人听戏所用。 宣统年间，上海的

新舞台、歌舞台的戏单中间醒目位置印有包厢座位

图，并标明客位数。 并且歌舞台的戏单上还印有剧

场外貌的图片。上海新舞台，舞台设计为伸出式半

月形，已经取消了传统的方形舞台，增设了一个新式

转台。 新舞台的观众席，地势前低后高，池子和楼厅

一律为排座，而且统称楼下为正厅，第二层为特别

座，第三层为平常座，与北京戏园的座位排列恰恰相

反，这反映了上海剧场的进步。 由此可知，北京的戏

园还处在旧式戏园的阶段，上海从 １９０８ 年新舞台的

建立，就已经开始了对旧式戏园的改革，上海戏园的

变迁速度较快，北京较为缓慢。
第六，戏单上演出时间与日期，反映清末民众观

剧习俗的改变以及中西文化的融合。 首先是娱乐时

间的改变。 清代“城市乡村，如有当街搭台悬灯唱

演夜戏者，将为首之人，照违制律杖一百，枷号一个

月；不行查拿之地方保甲，照不应重律杖八十；不实

力奉行之文武各官，交部议处；若乡保人等有借端勒

索者，照索诈例治罪”。 《齐如山文集》也有记载：
“前清只有在私人家中或会馆、旅馆中演堂会戏，可
演至深夜。 至于戏馆子中则绝对禁演夜戏，不但不

许演夜戏，就是白天的戏多晚也不许点灯。 白天的

戏，大致总是午后一点钟开戏，六点过一些就散

戏。”由此可见，清政府对夜戏严格限制。 清末，政
府宵禁稍弛，戏园引进煤气灯照明，戏园和戏班借着

“义务戏”的名义开演夜戏，“夜戏公然见帝京，争将

歌舞绘承平。 缘何不许金吾禁，都有章章义务

名。”与北京不同，清末上海戏园演出夜戏已是常

态，１８７２ 年《申报》中就曾记载：“洋场随处足逍遥，
漫把情形笔墨描；大小戏园开满路，笙歌夜夜似元

宵。”煤气灯、电灯的使用，使戏园可以日夜演出。
北京、上海戏园的夜戏演出，反映出清末社会民众日

常生活的丰富性。
其次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反映。 清末戏单对演出

日期的记录，一般使用传统纪年，但也会有“礼拜”
“星期”的字样。 １８０７ 年，马礼逊把礼拜日传道祈祷

带进了中国，戊戌维新之后，“星期”的概念逐渐被

民众接受，到清末，“星期”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约

定俗成的时间概念。 １９０７ 年，清会议政务处认为：
“星期日公休为世界通例，中国不能独异，但规定在

名称上只能称‘星期’，不能称‘礼拜’，以免基督教

观念影响于中国，以夷变夏。”虽然政府规定不能

使用礼拜，但是“礼拜”称呼并没有杜绝，戏单上仍

有“星期”与“礼拜”两种称呼，反映出“礼拜”这一

词汇的使用，已经深入民众生活，表现了清末中西文

化上的融合。

四、结语

清末戏单中记载的剧目，反映了当时观众的兴

趣爱好和社会需求，知识分子改良戏曲的呼吁，反映

出清末普及教育民众智识的思想主张。 戏单所见

“说白清唱”演出形式的出现，反映了清政府对民间

娱乐和戏曲演出管控能力的减弱，这些信息呈现出

清末政治的变迁。 戏单中演员的排位顺序，反映出

演员社会地位的变化。 戏单中戏园与戏班多种合作

的演出方式，反映出清末戏曲演出复杂的市场生态。
戏单上的戏园地址信息及商业广告，反映出清末商

业的繁荣。 戏单对戏园舞台和座位图的绘制，反映

清末剧场形制的变革。 戏单中对时间的书写方式，
反映出民众生活娱乐习惯的改变。 戏单中“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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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礼拜”同时使用，反映出中西文化的融合和政府

管控力的减弱。 戏单中的信息，反映出清末政治、经
济、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戏单是研究近代社会生

活史、近代戏剧史、近代剧场史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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